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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小溪流向延河

抗战时候的夜晚，照亮“陪都”
重庆的是万家灯火，照亮延安的则是
一盏盏如豆的油灯。那时候的重庆悲
壮、凝重、紧张，也不乏别一种繁
华。白天，充满慷慨出征、激昂演
说、督办军国要事的战时气氛。入
夜，却也有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光
色。许多可疑的掮客商贾像老鼠钻出
地洞，出现在豪馆华堂或达官贵人的
秘密会所。倒卖军火粮油的，甩卖美
援物资的，克扣前线补给的，发各种
国难财的，一笔笔“五子登科”的权
钱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而这时，孤悬大西北的延安贫瘠
空阔，黄沙弥天，与重庆形成鲜明对
照。都市与边城、电灯与油灯，华服
与土布、小米步枪与飞机大炮，种种
的区别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但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的抗战立场
和廉洁作风，两地的物质生活区别都
不重要了。大批国之精英和有志青年
投奔延安，这便是民心所向的证明。

都说战争让女性走开，不！为了
民族大义，为了救亡图存，那么多花
季女孩经历艰难险阻的跋涉，抵达延
安——

家资钜万、仆僮成群的豪门闺秀
（譬如卓琳、严昭、苏菲、康岱莎、
陆红），面对父亲的怒吼和母亲的眼
泪，砰的一声关上门，背起行装朝遥
远的大西北走了……

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
或将门虎女 （譬如杨汉秀、周盼、
乌兰、翟颖），深夜中与家人不辞
而别，朝战火纷飞的西北抗日前线
走了……

知书达礼、温柔可人的小家碧玉
（譬如丁雪松、侯波、吕璜），双膝跪
倒，热泪横流向双亲磕了个头，然后
朝延安走了……

苦大仇深、瘦骨伶仃的童养媳或
贫家女 （譬如王定国、赵瑛），还有
流浪孤女兼小偷 （肖陶志），扔下烧
火棍扛起红缨枪走了……

满怀一腔热血的女大学生 （譬如
薛明、严慰冰、张琴秋、郭霁云、赵
志萱） 为东三省的沦陷失声痛哭，然
后冲上街头，迎着激射的水龙，发出
救亡的呼吼……

因为来延安的女生愈来愈多，政
治教育、军事训练的任务骤然加重，
同时长征过来的许多女战士也需要补
文化课。1939 年 7 月 20 日，中国女
子大学宣告成立。开学典礼那天，身
材颀长清瘦的毛泽东穿着补丁裤子，
迈着他那独特的长阔而缓慢的步子来
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来
了。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出了
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解放之
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那天
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
共合作饭”（即大米和小米混合）、猪
牛羊肉，每桌还有一盘又香又脆的

“列宁饼干”（即小米锅巴）。饭后举
行了歌舞晚会，不少老乡围拢来看热
闹。那些新奇的节目让他们大开眼
界，见一个女孩子上台吹奏口琴，老
乡们议论说：“那个啃骨头的节目真
好听咧！”

女大校舍是沿着延河东岸的半山
坡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
整，约百余孔，每孔住六到八人。清
晨时分，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
穿上军装，沿着山坡小道下到延河边
洗漱。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蓝色的
小溪顺坡而下，很快成为延安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那时的延安男女比例为
18：1，找个婆姨很不容易。延河对
岸有中央党校、抗大和许多机关，天
气好的时候，清晨、中午或者傍晚，
总有些未婚男士拿着一本书或几张报
纸跑到河边来“用功”，其实是来偷
看对岸风景的。来得最勤的，姑娘们
还 给 他 们 起 了 个 绰 号 叫 “ 河 防 司
令”。女大食堂在山脚下，一日三
餐，蓝色溪流要上下山六次。遇上雨

雪天，各班派人下山打饭，路上摔倒
（人称“坐飞机”），连人带饭一直滑
到山下是常见的事儿。

山野之地没有厕所，女孩们要方
便，都跑到坡上或树后找个避人地方
一蹲。校长王明是从苏联回来的，懂
得讲文明卫生，他说这个样子不好，
将来我们抗战成功了，进了城怎么能
随地大小便！他下令在山上背风处挖
了一些厕所并用席子围起来，看着就
挺城市了。

那时陕西百姓贫困到极点，女大
学生下基层搞土改，常见一家人轮着
穿一条破裤子。她们回忆说，那时做
工作队员深入群众真是可怕！进了老
乡的窑洞，男的大都裸着上身，下体
只围一块破布。女的缩在炕里，脚上
缠着厚厚的裹脚布，身上却没穿的，
几乎一丝不挂。老乡们热爱八路军，
见你吃饭没筷子，顺手折一根树枝，
用嘴一吸溜，然后递给你。吃饭的粗
瓷碗本来就很黑，盛饭前用脏兮兮的
手或袖口一抹。吃完了也不洗，用嘴
舔干净，你说下次怎么用吧？后来女

孩们有经验了，下乡时都自带餐具。
中国共产党能从延安走到北京，

有一个细节极具启示意义。美国女作
家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曾跟随一个
八路军连队赴前线作战。她看到战士
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
一点儿东西可吃。秋天的田野里，谷
子已经成熟了，他们一动不动。因为
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不
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入夜，男女
战士们围着篝火，高唱“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
冲云霄。史沫特莱惊呆了，她说：

“他们的歌声像一支管弦乐队。”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考察延安之

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希望
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便在这样
的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生长。这里，
我记述的是窑洞里一对姐妹花的故
事。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兵

一张污黑的小脸蛋，一双乌黑的
大眼睛，出现在没窗扇的后窗口：一
个好奇的小女孩，在那里探头探脑朝
屋里张望。房间里，一张八仙桌上摆
着一张军用地图，红四方面军几位领
导正在那里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参谋和通讯员进进出出，一片紧张繁
忙的景象。窗口那个小女孩，引起红
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年 29 岁的
张琴秋的注意。院门口是有哨兵把守
的，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溜进来的？

张琴秋走出房间，绕到后面，招
招手让那个小女孩过来。她问，小妹
妹，你有什么事情啊？

女孩挺挺小胸脯说，红军姐，我
也要当红军！

张琴秋笑了，摸摸女孩的头顶
说，瞧你还是个小丫头，过两年再来
吧。

女孩说，别看我个子矮，都 15
岁了 （其实她因怕红军不收她，多报
了 1 岁），红军不是为穷人翻身闹革
命的吗？我个子矮就是因为吃不饱
饭，所以要当红军闹革命。

张琴秋眼睛一亮，说你这个小鬼
很聪明啊，当红军要扛枪打仗，走很
长很长的路，还经常吃不饱肚子，你
能行吗？

女孩响亮地说，你红军姐姐行，
我就行！

张琴秋被感动了，说你年龄太
小，个头又矮，下连队还不行，先在
我这儿当勤务兵吧。女孩一听，乐得
一下蹦起老高。

她就是赵瑛 （生前为吉林省四平
联合化工厂党委书记）。1919年，赵
瑛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小山村，
家里一贫如洗，参军前从没穿过鞋。
1932 年 12 月，红军解放了她的家
乡，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
粮救济贫苦百姓，还把地主积存的香
肠、腊肉煮了一大锅，每人一碗。因
为土改，14 岁的赵瑛第一次穿上一
件小碎花布衫，美透了。第二年春，
小赵瑛出门割猪草，在村外开阔地上
看到200多名红军女兵正在进行军事
训练，她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
八角帽，足登草鞋，手持长枪大刀，
随着军官口令不断喊杀，做出各种劈
杀动作。小赵瑛深深地激动了，下了
决心要当红军。

第二天大早，赵瑛没告诉父母，

偷偷溜出家门跟上队伍出发了。
长征开始了，赵瑛的个头儿仅仅

1米多一点，比长枪高不了多少。但
她戴上八角帽，穿着宽大过膝的灰军
装，背上长枪和 2.5公斤炒面，跟上
大 部 队 毅 然 出 发 了 。 在 翻 越 海 拔
4500 米高的夹金山之前，当地老乡
看到个子矮矮的赵瑛，惊讶地瞪大眼
睛问，你这个小不点儿还要过夹金
山？

当然！赵瑛毫不犹豫地说。
好心的老乡告诉赵瑛，过雪山必

须准备一些辣椒面、生姜，带上些白
酒当然更好。而且上山还要趁早，爬
到山顶以后不能停留，要赶紧下山，
否则狂风暴雪一来，就会被封在山上
活活冻死。

赵瑛用破布把脚裹起来，穿着一
双草鞋，硬是翻过雪山。爬到半山腰
的时候，草鞋和破布磨穿了，脚磨破
了，崎岖的雪路上，留下两行带血的
足迹。

部队减员甚重，伤员骤增，赵瑛
就被派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做卫生
员。有一次，她看到一位小战士腿部
的伤口已经化脓生蛆，白生生的骨头
露在外面，逼人的腥臭味十几步之外
就能嗅到。长征途中，十天一大仗，
三天一小仗，医院严重缺医少药，很
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那位腿部重
伤的战士疼得日夜呻吟，高烧不退，
生命危在旦夕。赵瑛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不知怎样才能帮助他。有一天晚
上听医生聊天说，人的唾液能够消毒
消炎，赵瑛灵机一动想，没有药品，
我可以用舌头帮他消炎吗！

第二天早晨，赵瑛走到伤员床边
轻轻说，医院没有足够的消炎药，我
听说人的唾沫可以消炎灭菌，让我试
试好吗？那位战士惊呆了。赵瑛不顾
冲鼻子的腥臭味，细心打开绷带，先
用洗干净的棉花沾掉伤口上的蛆虫，
再用盐水消了毒，然后低头张嘴，用
舌头一遍遍舔去冲洗不掉的脓血。这
位战士哭了，周边许多伤员看到这一
幕，也都哭了。

赵瑛坚持了许多天。这种办法果
真显出奇效，小战士的伤一天好起来
了。他拄拐挣扎着站起来的那天，见
到赵瑛的第一件事，就是含泪敬了一
个庄严的军礼，担架上所有躺着的军

人也都同时向她敬礼。
赵瑛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

生兵。
水草茫茫的松潘草地纵横300多

公里，一望无际，平坦如砥，没有山
丘也没有村庄，甚至连一棵树也没
有。这里是危机四伏的沼泽地，草皮
下面都是浅水稀泥，一脚踩下去，烂
泥中会咕咕响着冒出呛人的臭气。只
要在一处稍做停留，身子就会渐渐陷
进去直到没顶，而且越挣扎陷得越
快。战友们也很难伸手相救，因为上
级规定不许救，怕战友们一块陷进
去。有一次，一位女兵突然陷进泥沼
中，挣扎不出来了。她流着眼泪，在
没顶之前把自己的枪和米袋子扔给了
赵瑛。赵瑛一屁股瘫坐在塔头墩上放
声大哭，直至战友没顶，消失在大地
之中。

草地上蚊子特凶，大蚊子足有 2
厘米长，夜里蚊子咬、冷风吹，赵瑛
和战友们又冷又饿，只能背靠背坐在
较硬的地面打个盹儿，这样即可以互
相取暖又可以互相照顾。坐一阵子，

地下水渗上来，就再换个地方。由于
双脚整天在泥水里泡着，腿脚全肿
了，身上头发长满了虱子。赵瑛她们
为了方便，干脆把头发剪掉，女兵全
成了秃子。休息时，淘气的小战士会
乘她们不备，猛地掀掉她们的帽子
叫：“尼姑！尼姑！”惹得大家一阵
笑。

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时候，红一
方面军已经先行通过，路上的野菜都
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赵瑛所在的卫生
队就是能挖到一些野菜，也要先给伤
病员吃。女兵们连草根带泥巴一块
吃，个个瘦得皮包骨，肚子胀得老
大，走路直打晃儿。不时头上还有国
民党的飞机呼啸着跟着行军队伍疯狂
扫射，只有几杆破枪的红军根本没有
还手之力。草地上又无可掩蔽之处，
大家只能在头上带个树枝圈圈儿就地
卧倒。一排排飞机上重机枪子弹打下
来，一批批红军战士倒在草地上。飞
机扫射够了，飞远了，活着的战士们
哭着喊着怒吼着，掩埋了牺牲战友，
然后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艰难前行。
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赵瑛和战
友们终于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村庄、
牛羊和袅袅升起的炊烟，看到路上络
绎而行的人影，脚下的草地也变得结

实了。战士们狂喜地大叫着，猛地蹦
起老高，把帽子高高抛向空中。赵瑛
和姐妹们互相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
眼里噙满喜悦的泪水。他们终于走出
草地了！

赵瑛随部队到达延安不久，赶紧
求识文断字的战友给家里写了封信，
告诉父母她参加了红军。两个月后，
一个亲戚来了信，说由于她参加了红
军，父母弟妹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了，五口之家，只剩下她一个人！

女大创办后，专为长征过来的没
文化的女红军办了一个特别班。一
次，指导员薛明 （后为贺龙元帅夫
人） 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地图，打开
来给特别班的老兵们讲长征时走过的
路线。赵瑛和几位年轻的“老革命”
没见过地图，见薛明在上面划出几条
线，竟大为光火，赵瑛腾地站起来
喊：“我们走了老远老远，你那么几
根线线就给我们划完了？”

东北抗联的另一场“长征”

黎侠，抗联出身的女战士，与赵
瑛住过一孔窑洞，是铺挨铺的姐妹
花。听赵瑛讲长征的故事，黎侠哭了；
听黎侠讲抗联的故事，赵瑛哭了。

1933 年冬，大东北积雪过膝，
冻云欲裂。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突
然包围了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个村落，
把全体村民赶到麦场上。三十多个青
壮年男人被挑了出来，用绳子捆住双
手串在一起。一个鬼子军官挥着手枪
吼叫说，几天前抗联分子炸了县城里
的炮楼，今天皇军就是来警告你们
的！随即，早已架好的几挺机枪吼叫
起来，那些男人被打得血肉横飞，一
个个像草捆一样倒在血泊之中。

村民们呼天抢地，悲号不已。其
中有一个瘦弱的小女孩，那时她叫黄
晓英，参加革命后改名黎侠。就是这
血流成河的一刻，让 12 岁的她跟着
父亲，很快成为抗联战士。

1936 年 元 宵 节 ， 鬼 子 忽 发 奇
想，为粉饰“大东亚共荣圈”以蒙骗
世界舆论，在宁安县精心组织了一个
大型灯会，事先给好些中国小孩发了
新衣服和糖果，但规定衣服不许弄脏
穿坏，糖果也不许吃，吃了就杀头。
等摄影师拍完电影，两样东西就收
回。

抗联组织决定破坏鬼子的计划，
派 13 岁的黎侠混进灯会。就在鬼子
摄影师开拍的时候，她乘夜色掩护，
把藏在棉衣里的几百张传单像雪片一
样撒出去。顿时满街大乱，鬼子摄影
师只好关掉机器。

第二天，宁安县贴出通缉令，悬
赏 20 万金票捉拿撒传单的女孩。黎
侠在村里呆不下去了，经著名抗联将
领周保中安排，她在数十里外的约定
地点找到地下交通员、农家妇女丁志
清。数天后，丁志清扔下3个未成年
的女儿 （分别为 7 岁、4 岁、1 岁
半），带着黎侠上了山。临走时，她
对大女儿说，妈上山找你爸去 （其丈
夫孙万贵是抗联战士），你是老大，
要照顾好两个妹妹，别忘了半夜起来
给小妹把把尿。白天饿了，梁柁上挂
着几十穗苞米种，你和小二抱磨杆儿
拉点苞米面，做面糊糊吃吧……

找到抗联队伍后，丁志清再没回
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战乱年代，这
3个孩子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们
为寻找母亲，一路乞讨，从黑龙江流
落到内蒙，成了流浪儿。直到解放
后，丁志清才通过组织找到她们。

东北抗战 14 年，那是中国共产

党进行的另一场长征，一个冻死、饿
死、战死的悲壮而漫长的铁血里程。
在延安窑洞里，黎侠给赵瑛算了算，
说我 13 岁当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
打了3年游击，也走过一个二万五千
里呢！

有一年冬天，黎侠和两位战友在
战斗中负了伤，这支抗联小分队不得
不进入一个村屯的堡垒户李大娘家隐
蔽。十几个人，家里那点儿玉米很快
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走路
都没了气力。黎侠发起高烧，几近奄
奄一息。一天晚上，李大娘忽然给大
家端上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
子。大家欢呼起来，瞪大眼睛一窝蜂
扑上去，边吃边问大娘从哪里搞来的
粮食？

吃吧吃吧，问那么多干啥！大娘
说罢回身进了炊间。

不大会儿，一个小战士悄悄跑进
来说，大娘躲在当院里哭了。战士们
这才觉出事情有点儿不对。队长最先
发觉了，四面瞅瞅，哑声问：小玉花呢？

6岁的玉花是李大娘的孙女，她
的父母都战死了。战士们疯跑出去
找，没有。队长冲到大娘面前问，玉
花哪去了？大娘不语，只是眼泪哗哗
流。再三追问之下，李大娘终于忍泣
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玉米
面！

如雷轰顶。夜色中，队长和二十
几名战士齐刷刷跪倒在大娘面前，泪
如泉涌磕了3个头。

还有令人又心酸又好笑的故事。
那是大山里的初春，能吃的只有些草
根。黎侠和战友刘英 （其丈夫韩光原
为中纪委常务副书记） 在长途转战中
饿得头晕眼花，好不容易挖到一小捆
草根。刘英说，我拿到河边洗洗吧。
黎侠点点头，一屁股瘫坐在大树下。
刘英把草根拿到河边洗着洗着，饿得
实在忍不住，心想先吃一点吧。结果
一张口，一发而不可收，等她回来
时，草根已经吃光了。

黎侠见她两手空空地回来，奇怪
地问，草根呢？

眼泪一串串从刘英脸上掉下来，
她有气无力地说，真对不起你，草根
让我全给吃了，要不我就饿死了！

黎侠有些来气，说你怎么能这
样，那是咱俩的，你也不能独吞啊！

那时她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
稚气未脱。刘英不知怎么赔罪才好，
便搂住黎侠的脖子说，求求你，千万
别生我的气，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
管你叫妈行不？

行，你要不叫我就毙了你！黎侠
乐了。

刘英果真叫了一声“妈”。
刘英和黎侠同岁，还比黎侠大几

个月。这虽然是个玩笑，可深感内疚
的刘英一诺千金，以后真的就跟黎侠
叫“妈”了，黎侠也乐呵呵地应着。
一年后，黎侠和刘英一起到莫斯科东
方大学学习，住同一间宿舍。一天晚
上，两人埋头复习功课，有道数学题
把刘英难住了。她头也不抬，习惯性
地说：妈，这道题我咋想不明白呢？

正巧这时李立三推门进来，他四
下瞅瞅，诧异地问刘英，你跟谁说话
呢，你妈在哪儿？

刘英和黎侠只好把前因后果跟李
立三说了一遍。李立三笑得前仰后
合，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这个习惯跟着黎侠、刘英一
直传到延安。刘英与韩光结婚时，在
大家的哄笑声中，岁数大得多的韩光
还恭恭敬敬向黎侠鞠了个躬，喊了一
声：岳母大人！

蒋 巍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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